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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2日，饱受病痛之苦的熊
声贵先生去世，享年 82岁。对于喜
欢陶瓷艺术的人来说，这个暑期
瓷城醴陵最令人震惊的消息莫过
于此。

我 与 熊 声 贵 先 生 仅 一 面 之
缘，而且因为他的身体状态而几
乎没有语言交流。因此，我对他
的了解，多是通过其亲友介绍，
当然还有他的陶瓷作品以及业
界的传说。

熊声贵先生的一生很简单，
生于陶瓷之家，学于景德镇陶瓷
学院，工作于湖南陶瓷研究所，毕
生从事于陶瓷艺术。但是，如此简
单的一生其实并不简单，按照马
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陶瓷让
他满足了一个人的所有需求。

首 先 ，陶 瓷 解 决 了“ 为 稻 粱
谋”的难题。熊声贵先生的青年
时期，正是大学生稀缺的计划经
济时期，“景陶”科班出身的他顺
理成章地分配在“陶研所”，有了
体 面 的 工 作 和 稳 定 的 收 入 。陶
瓷，让他在这熙攘纷繁的尘世间
安身立命。

其 次 ，陶 瓷 成 就 了“ 薪 火 相
传”的家风。熊声贵先生的父亲是
从江西避乱来醴的瓷工，他又自
小生活在瓷业集中的姜湾，从某
种程度说，成为一名陶瓷艺人是
由来有自的。不过，更有意义的
是，熊声贵的儿子熊晖在他的耳

濡目染之下也走上了陶瓷之路，
几乎复制了相同的人生经历，先
是考入“景陶”，再是分配到“陶研
所”，最后父子同创“熊窑”。百年
芳华，祖孙三代，不离陶瓷。如今，
第四代的年轻人也考入艺术院
校，开始接触陶瓷艺术了。

第三，陶瓷让他赢得了广泛
的社会尊重。60余年的从业经历，
出色的艺术创作能力，让他有了
丰富出彩的艺术成果，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高度认可。熊声贵是中
国陶瓷文化大使，上世纪八十年
代便远赴丹麦交流陶瓷艺术，九
十年代参加中日韩陶艺研讨，赢
得了国际声誉。

熊声贵二十一岁时，就参与
“三馆瓷”设计，此后，“陶研所”包
括毛泽东用瓷在内的诸多重大设
计，他都是主要设计人员；五十三
岁时，他的作品《悠然》获全国工
艺品精品大赛金奖；五十四岁那
年，他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文化艺
术事业突出贡献奖”，享受政府特
殊津贴……

最重要的，陶瓷让他完成了
自我实现。熊声贵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一件作品必须和环境色
彩发生关系，只有和周边环境和
谐统一才有意境。他的认知，已经
突破了陶瓷本身。他还说，艺术创
作要在传承中有创新、有提高，说
到底要有自己的思维。这是一种

长期艺术实践之后的哲学思考。
随着这种思考，他的创作也进入
了自由王国。我喜欢看熊声贵先
生晚年的作品，尤其是写意风格
的，大巧而不工，浑厚而洒脱，浓
烈而透彻，透着一种生命的张力。
我手写我心，艺术总是让人的生
命多了一种呈现。这种呈现，既是
岁月沧桑的自然生命，又是超越
于自然生命的艺术生命。

或许有人会问，世间以瓷谋
生者多也，何以并非人人如此呢？
我想借用古人观点回答，唯有厚
德，方能载物。

熊声贵给我的启示便是：择
一物，专一物，精一物，成就一生，
便是人物。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熊声贵
没有这么说，但是这么做的。追思
和缅怀，其实更多是学习和追随
逝者的生命态度，从而成就更好
的自己。

斯人虽去声犹贵，但愿来者
皆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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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声贵作品《鹌鹑薄胎碗》

熊声贵（1939 年-2021 年）

碑刻里的株洲

中国向有修史之传统，所谓“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
至于死者，则有墓志铭。

墓志铭，一般详述逝者生平事略。虽难免有溢美夸大
处，可大体事略总还算靠谱，再加墓志铭勒石为记，保存得
当的话，若干年后亦能辨认浏览，让后人们得以略略逝者在
这世间存留过的痕迹。

渌口区南洲镇竹园冲村（旧属醴陵），深山翠林中有一
方高约 20米、宽约 15米的天然石壁，花岗岩类，质地坚硬，
表面平整，上刻笔力遒劲的几个大字“元又配刘刘坟在上，
夫主易仕俊刊。”这便是湖南省第九批省级保护文物，南阳
桥摩崖石刻。

这块石刻其实是块体量巨大的墓碑，底下便是墓主易仕
俊并元、继配妻子的合葬墓，墓葬不知何时已被盗，所幸内藏
墓志铭记仍保存完好，历经三百余年风雨，字迹仍清晰可辨，
我们也得以从这些文字里，略略拼凑出一个清朝“岁进士”的
命途轨迹。

名门之后
“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易公墓志铭”。
这是墓主易仕俊墓志铭的起首。有必要对“岁进士”这

个词儿做个普及。“岁进士”不是殿试进士，是对于“岁贡
（生）”的一种雅称。所谓岁贡，本指明清两朝按年限挑选各
地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
国子监读书，到后来选择标准就变了，不问优异与否，例由
老资格的“廪生”论资排辈，俗有“挨贡”之称。秀才出贡，就
等于在府、州、县学毕业，成了国子监的监生（俗称太学生），
取得了出仕做官的资格，按例，开始只能做“候选训导”，就
是候补州、县学的副学官，而且，绝大多数的“候选训导”都
只是一种虚衔，难以实授，不能跟科举场中真刀真枪拼杀而
出的进士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岁进士”之后的“候选儒
学训导”六字也间接证实了墓主的身份，所以，地方文史资
料中称易仕俊为钦赐进士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易仕俊，本名易清，仕俊是其字，先祖系山西太原人，西
晋永嘉丧乱时南迁至浏阳。东晋王敦叛乱，族中先祖易雄
（时为舂陵县令），随湘州谯王丞起兵平叛，并草檄历数王敦
罪状，兵败被俘，英勇就义。王敦之乱平复后，东晋朝廷予谥
忠愍，并在其故居建忠愍祠，春秋二祭，以表彰易雄为国平
叛、英勇捐躯的悲壮之举和忠义精神。

按墓志铭所记，易仕俊先祖是自“忠愍殉难后避乱迁
浏”的，此说有不确处，易雄是在长沙城被俘，后押解至武昌
殉难，其时包括浏阳在内的湘州全境已为王敦所据，又岂有

“避乱迁浏”之理？而且，易雄遇难时，有两个儿子天骥、天骏
在外做官而幸免于难，史载其为避难逃至江西泰和，后来天
骏一支又迁到宜春，两兄弟在江西繁衍，形成当地望族。一
个可靠的推理是，易仕俊这一支的先祖是易天骥或者易天
骏的后代由江西回迁至湖南的，而非墓志铭所记“由浏徙醴
东山”，再“历十三世”，由易仕俊“始卜筑泉溪”，即今渌口渌
口区南洲镇竹园冲村（旧属醴陵西乡），正与明初“江西填湖
广”的大移民时代相吻合。

持家有道
易仕俊兄弟四人，排行老三，其父名易君帝，墓志铭记

其“有隐德”，然“不善治生”，“产不及中人十一”，这其实是
很委婉的说法，家产不及中等人家的十分之一，大概率算是

“贫困户”了。
这窘困的家庭在易仕俊的操持下大为改观，“扩而大

之，比于素封”，当然，这话也多有夸张处，素封是指无官爵
封邑而富比封君的人，乡野之民，再如何发家致富，也比不
上有官爵封邑之人家财丰厚的，但易家的产业在易仕俊手
底下飞速扩展壮大当是确切无疑的事实。

至于易仕俊是如何将家产扩大的，墓志铭中没提，却也
留下了一丝端倪，墓志铭的最后落款为：“钦赐进士知醴陵
县事年家眷弟齐弼顿首拜撰”，他与知县关系好。这也能解
释，为何天资聪颖的易仕俊——家境窘困却能考取秀才功
名入读县学，天资自是不低——却以“岁贡生”的功名终老？
最大的可能即是，易仕俊在考取县学后，将更多的精力花在
了如何壮大家业上，自然无暇埋首经书去科考场中博个前
程，只得论资排辈地以“挨贡”之身挽回些许颜面。

古道热肠
尽管凭一己之力挣下如许家业，白手起家的易仕俊却

并不吝惜钱财，且“耻与守望钱者伍”，遇有修桥补路之善
事，往往“取怀而予，无吝也。”墓志铭详细记叙了易仕俊所
办的两件公益事业。

一是倡修醴陵易氏宗祠。自易氏先祖明初迁徙至醴，繁
衍至易仕俊这一代，已历十三世，凡三百余年，醴陵一地却
没有易氏后人兴建易氏宗祠以供子孙祭祀。易仕俊慨然出
资，倡议修祠，并“置产为合族祭祀费”，再加其他易氏宗亲
合力，醴陵易氏宗祠总算于易氏先祖迁醴三百余年后落成。

二是捐资重建浏阳的忠愍公祠。忠愍公即前文提到易
氏先祖易雄，殉难后由东晋朝廷予谥忠愍，并建祠致祭，到
易仕俊生活的年代，已逾 1400 多年，虽然历朝历代都有整
修，彼时却早已倾圮无存，而据族谱所记，湖南、江西诸地的
易氏宗亲，多是易雄后人，众宗亲早有重建之心，却一直没
个牵头人，幸得易仕俊站出来，“慷慨捐重资”，且“立碑以为
倡”，方将这祭祀易氏先祖易雄的忠愍公祠重新修建起来。

易仕俊生于康熙葵巳年（公元 1713年）正月二十一，卒
于嘉庆丁巳年（1797 年）四月初三，享寿八十五，娶妻两房
（原配、继配皆姓刘，且先亡），有子四、孙四、孙女三、曾孙
六，四世同堂，寿享耄耋，亦算是喜丧，这未始不是其仗义疏
财所修来的福报。更重要的是，易仕俊在世时便为先自己而
亡的两位妻子挑选了一处风水绝佳的墓地，以备自己百年
后合葬，墓穴正对面便是一方巨大且平整的天然石壁，正合
做一块巨型的墓碑，于是便有本文开头那几个写于摩崖石
刻上的遒劲大字，当然，请石匠刻字时的易仕俊并没有想
到，这块巨大的天然墓碑会在自己身故三百余年后成为湖
南省第九批省级保护文物，而跟随这块墓碑一起被发现的，
还有两方刊有自己行状的墓志铭文碑，历经三百余年风雨
仍清晰可辨，也得以让我们这些后人略略拼凑出一个清朝

“岁进士”的命途轨迹。

碑名：易仕俊墓志铭碑
材质：大理石
规制：长 69厘米，宽 69厘米，厚 13厘米
年代：清
现状：藏渌口区文物局

易仕俊墓志铭碑易仕俊墓志铭碑（（一一））

易仕俊墓志铭碑易仕俊墓志铭碑（（二二））

株洲风物

步入九郎山，被绿海吞没的
瞬间，一路追逼的炎暑戛然止步。
绿意从杉木、油茶、樟树、梓树、翠
竹、灌木、苔藓乃至岩石间绵绵漫
漶而出，将我浸入漫无际涯的清
凉。很快，我便成了一尾似乎通体
皆碧的鱼，遨游在这苍翠奔涌的
汪洋里。

九郎山横亘于株洲北郊，山
中林木苍劲蓊郁，是长沙、株洲和
湘潭三城的绿肺。九郎山最高峰
海拔达 328米，比知名的岳麓山还
高出 20米。惜乎蛰居株洲多年，我
却只无数次从穿山而过的列车上
眺望九郎山。直到这回应友人之
邀，又被酷暑所迫，才终于踅入它
的怀抱。

山间极静，仿佛置身于史前
某个万籁俱寂的时刻。山路横柯
上蔽，曲弯而上。我拨开草丛，寻
觅绿海深处细碎作响的泉水声，
迤逦攀爬时，或高或低隐在山峦
幽谧处的九郎庙、上林寺、双峰寺
与洪武寨一一现身，红墙黄瓦，古
意流泻，像息影林泉已久的老者
恬然而坐。关于李世民、朱元璋等
人的诸多传说，被刻在了这些屋
宇旁的石碑上，一股久远的英雄

气也裹着浓浓绿意穿透而来。
隋末群雄逐鹿时，李世民率

唐军南下征讨梁国。一路披靡时，
不想在湘江边的株洲被梁军的神
箭手射中右眼。李世民仓皇退到
易守难攻的九郎山，巧遇云游山
间的三位释家弟子与六位采药郎
中，他们治好了李世民的战伤。李
世民下诏修建“九郎庙”，亲拟“众
山俯首，远水连天”做庙宇楹联。
而今，九郎庙香火闪烁，钟声激
越，千百年不绝。

上林寺则于近代飘扬过“一寸
山河一寸血”的不屈大旗。1943年
深秋，闯入株洲的日寇将上林寺烧
为平地。石碑上事迹寥寥，人物已
湮没无闻。我却依稀看见了一幅中
国军民前仆后继，在林莽间斩杀日
寇的鲜活图画。8公里外是躺卧着
千余抗日英烈的陵园“流芳园”。

到山腰一处窄狭的平地，四下
古木凌云，剑气陡然馥郁。友人眼
神里淌着敬畏，说是巾帼英雄秋瑾
练剑之所。他又指点山下说，山脚
有秋瑾的故居“槐庭”。秋瑾与富家
子弟王廷钧婚后在“槐庭”生活了
多年。然而，神州沉陆，山河破碎，
秋瑾并未耽于个人的富足与安逸，
时常于早晚到山上苦苦练剑，时刻
准备拯民于水火。后来，她毅然东
渡日本，开始了壮阔的革命生涯。

秋瑾的龙泉剑最终未能斩断腐朽
幽暗的清王朝，却将英雄气永远留
在了九郎山的林木间。

咀嚼着秋瑾“拼将十万头颅血，
须把乾坤力挽回”的句子，我感慨着
登上了九郎山极顶。或许绝巘不胜
寒，大树已稀疏，灌木却仍旧葳蕤。
一丛丛山胡椒树挂满细密的果实，
令我须臾间回到了童年。儿时的记
忆里，每到山间，我总要摘尝这种不
打眼的植物果实。辛辣充塞口鼻时，
一种格外的舒畅也渐渐而起。后来
才知，山胡椒是难得的良药，可治筋
骨酸麻、风湿麻痹等多种疾病。而
今，在我的老家冷水江，山胡椒已发
展为一种品牌产业。株洲大小街巷
的餐馆常放着这种标明产地“冷水
江”的山胡椒油。凝视着眼前葱碧的
山胡椒，我默然沉吟：它并非李世
民、朱元璋、秋瑾依拄的长天大木，
却也难掩其富民报国的英雄气。

我驻足四望，绿意绵延，千里
空阔。北面长沙、西面湘潭耸峙的
楼宇历历在目，簇拥而来，似乎已
触手可及。它们正在长株潭融城的
号角声里，铿锵着足音，争相与株
洲的楼宇握手会师。这是一幅无数
建设者们日夜构筑，成功日近的蓝
图。建设者们漫溢的英雄气，与秋
瑾等人的英雄气交织在一起，难舍
难分。我想，曾经浩叹“秋风秋雨愁
煞人”的秋瑾泉下有知，或许也将
欢呼“江山如此多娇”了。

九郎山的英雄气
张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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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九批省级保护文物，南阳桥摩崖石刻，
是清朝“岁进士”易仕俊与其两任妻室的合葬墓碑。

远眺九郎山上九郎庙远眺九郎山上九郎庙


